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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称：“塔，西域浮屠也。”由此推断，塔并
非中原土著，而是佛教建筑物，它因佛而生，随佛教迁
徙而来，其形高，其顶尖，有“七级浮屠”之说。实际上，
塔多为五层或七级，也有高达十三级的，并非都是七
层。有资料显示，塔在建造之初乃藏佛骨的地方，佛骨
即舍利子，后用于藏经，成为藏经之所，于是有了较为
统一的宝塔称谓。塔在我们先人的心中有着十分重要
的地位和作用，可镇煞，可祈福，呵护一方百姓，保护一
方平安。由于受宗教文化及风水文化影响，自明代以
来，全国各地区或大或小，或高或低，都有塔的身影。

望江曾有塔，名曰奎文塔。之所以加了个“曾”
字，是因为望江现今已没有这座宝塔了。望江人的这
份原始的期盼被拆除了。望江人因而一直念念叨叨。

我在百度搜索，有奎文塔称谓的地方居然不仅望
江，江西上饶有一座，沉于千岛湖底的原淳安县老城
也有一座。其他地方是否有，我不得而知。为什么大
家都叫它奎文塔？我猜想，大概率可能与奎星主文有
关。“奎”是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为西方白虎七宿的
第一宿，有星十六颗。古人因其屈曲相钩，形似“文”
字之笔画，所以认为它必主文运和文章。随着时间的
推移，“奎”字渐渐讹作“魁”字，故有“魁星点状元”之
说。由此看来，奎文塔包括望江的奎文塔应该就是

“魁星点状元”的那份期盼了。
据《望江县志》载：奎文塔坐落在县城东郊宝塔河

边──此河原名杨溪河，因建了这座宝塔，遂改名宝
塔河──清道光五年(1825)建成。六角五层，顶层悬
挂风铃，塔内有砖砌阶梯，逐层盘旋到顶层，每层内壁
环列砖凿佛龛佛像。“民国”二十八年正月初一，遭日
军炮击，塔身弹痕累累，但仍巍然屹立。1967年秋，奎
文塔被视为"四旧"拆毁。塔基下有铁牛四匹和粗木桩
数十根均被当作废品野蛮处理。据县文史专家檀钟
老先生在他的文章《大雷岸怀古》中回忆，当塔顶落地
时，风云突变，大雨伴以冰雹，席卷县城西南一带，人
们说是断尾龙又来了。断尾龙是望江的一个传说，望
江有一潭名九龙潭，潭底有九龙，八龙意欲将县城化
为汪洋，一龙不允，遂不睦，另睡一头，县令麴信陵得
知此事，下潭挥剑斩杀，斩下八具龙头及一龙尾，这便
是那护佑望江的断尾龙。

长辈们常常在回忆奎文塔时，称其魁岸而壮观，由
于当时县城没有高层建筑，屹立于宝塔河边的奎文塔
便格外显眼，登临奎文塔不仅能观县城全貌，而且能远
眺长江，一度为望江胜景，与状元桥、文庙、魁星阁等一
起，体现着望江人对文化的追求、对文人的敬仰和对文
星的渴望，也记载并点缀着望江这座江边古邑的风风
雨雨、枝枝叶叶。据有关资料记载，奎文塔塔内宽敞，
用青砖砌成阶梯，有曲径通幽之境。塔顶虽没有镶金
嵌玉的装饰，却有一棵自然生长于顶部的树木，老人们
回忆是一棵白胡椒树，但均不知它从何而来，因何而
长。白胡椒树让这座宝塔更具灵气，更有特色。多少
狂风暴雨，多少严霜冻雪，它一直茁壮一直傲立，青青
翠翠，郁郁芊芊，像一把绿色的遮阳伞，将奎文塔呵护
得亭亭玉立，等待着那颗文星的到来。

有关这棵白胡椒树还有一个传说：胡椒树系王母
娘娘所栽，责令一对喜鹊看管。每年王母娘娘寿典，
喜鹊便把粒粒饱满圆润的胡椒衔在嘴里，送至王母娘
娘。我在想，这些天神们在吃望江的胡椒时，一定津
津有味吧！

1980年代，曾有当年参加侵占望江县城战役并幸
存下来的日本军人重返望江，想看看这座他们曾用炮
火多次射击而始终未倒的奎文塔，想看看望江这位遍
体鳞伤的战士现今的模样。像他们的侵略行为一样，
也没能如愿，塔已忧伤离去，只有一个地址，一个不准
确的地址，被一些野花野草，也有可能是人工种植的
名贵花草悄然覆盖。

我曾为这座宝塔写过一首诗：
谁拆了望江那座宝塔/就像谁封存了那个雷池/历

史总是建在看不见的废墟之上/找不到对象地/与之对
话/我们因此孤单//没有回声/十九层的商居楼比五级
浮屠高出许多/──换一种方式的仰望/也仍然是仰
望//一切都在上升/降下来的是雨或者雪/它们滋润万
物/也与万物相互依存//那棵狗尾草在小区草坪中长了
出来/它不可能记得它的祖先/像望江的那座宝塔/没有
连续性/时间让一切没有了自己//狗尾巴草在瑟瑟发
抖/它的根触及了宝塔的瓦砾？//瓦砾从不发光/小区
中的俊男绿女也不发光/他们必须借助太阳或者月亮
或者星星/甚至借助这些小区的路灯/或许 他们永远
也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

我知道任何千古名篇也不足以成就一座宝塔，任
何心中的念想也不足以为这五级浮屠清扫尘埃，抚慰
伤痛，但望江人并不管这些，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咏
叹，我行我素地将奎文塔作为他们心中的浮屠，祭奠
着，仰望着。我看见在他们这些祭奠与仰望中有不尽
的悲愤，真正如张先的《千秋岁·数声鶗鴂》：“天不老，
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

伤痕累累的奎文塔

秋风瘦了。桂花香了。
喜欢山中慢下来的时光，云朵很低，

就落在对面的山顶，花香很浓，就挤在这
空旷的山谷。

沿着石阶一步一步向上走，一片枫
叶从枝头飘落，一只松鼠在林间弹跳，有
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与他们一样。

季节深了，我捡不到一片绿荫，只
有这漫山的苍黄。四周很静，风就躺在

怀里，我的肩上落满了松针，我的心塞
满了光影。

如果有来世，我愿留在山中，闻着草
木的清香，看老旧的山水。

石头记

外婆坟头的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
陪伴外婆的那块石头安睡在草丛

里，冰凋雨刻，斑驳沧桑。

石头的疼痛，谁能读懂？石头拙
朴。似一张无弦的琴，在秋风里弹着尘
世的苍凉。伴星星、伴露水、伴明月、伴
虫鸣。风吹日晒，雪浸霜染。年年复年
年，容颜从不改。

月光里，石头说话了，话里话外都是
外婆的故事。故事里有她的青春，有她
的爱情，也有她的伤痛、挣扎、煎熬和卑
微。故事在石头里记录，在石头里呈现，
在石头间回荡，在石头间忧伤。石头的
记忆，被外婆带走；外婆的记忆，又在石
头里重生。

我的心里也驻着一块石头，上面刻
着许多字，如家书般柔软，比时间永恒。

有一种刻骨的东西从心头划过，我
看到一双粗粝又温暖的手向我伸来，如
当年。

在山中 （组 章）
徐亚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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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的春天，我们的班主任兼语
文老师因病休假。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
时候，我被吓了一跳，因为这可是我喜欢
的语文老师。

我们这个乡村中学很小，只有三个年
级三个班，可这并不影响我对这个学校的
热爱。成为一名初中生虽然刚刚半年多，
我的语文成绩却一直名列前茅，尤其是作
文，一直被老师当作范文讲读。如今语文
老师突然请假，对我的打击着实不小。

刚开始几天，我们的语文课由初二
或者初三的语文老师带着，你讲一课他
讲一课的，衔接潦草，我听得心烦。我多
么希望能有一个固定的语文老师来给我
们上课啊。终于有一天，学校给我们找
到了合适的语文代课老师。当听到老师
的名字后，我一半开心一半担心。我开
心的是，这个韩老师和我们同村，学识渊
博，就因为特殊年代的身份问题，一直没
有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他来给我们上
课，应该算是我们这班孩子的幸事。我
担心的是，韩老师没有当过老师，他会不

会教课？能不能把我们教好？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韩

老师上第一堂课，就把我降服了。他
不但讲解了课本上的应知应会知识，
还耐心地讲解了国学小故事。听着他
声情并茂地讲解，看着他黝黑脸庞上
慈爱的笑容，我所有的烦恼和担心一
起烟消云散。

韩老师来了，我的作文还是被当作
范文讲读。他经常鼓励我，好好学习，
把基础打好，把作文写好，将来肯定能
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我也很想成为一
个优秀的作家，像写《小橘灯》的冰心
先生一样，用宽阔的胸襟，干净的情
怀，去书写温暖的阳光和美好的世界。
可是现在，我连订一张《中国少年报》
都困难，课外书更是看不着。我的世界
这么小，我的作文除了学校的老师和同
学们看，又怎么可能像《中国少年报》
上的那些文章那样，让全国各地的同学
们看到呢？

听了我的疑问，韩老师找出一张《中

国少年报》，指着上面的地址告诉我，这
是投稿地址，等我给你买两张稿纸，你誊
写好了，我帮你寄出去就行。如果报社
采用了，就会变成铅字，印到报纸上，全
国各地的同学就可以看到啦。

韩老师说到做到。他很快给我买来
了红色方格的稿纸，白色的信封。我把
一篇幻想小作文一笔一画地抄写在稿纸
上，又一笔一画地写好信封，交给了韩老
师。韩老师喜笑颜开，他仔细地读了几
遍，借了一辆自行车去了公社邮电所，把
稿子寄了出去。

从稿子寄走的那天开始，我就渴盼
着自己的作文能够变成铅字。但是没有
等到我那篇作文变成铅字，韩老师的代
课就结束了。很多时候，我在想念他的
时候，就会想起那篇没有结果的稿子，想
起韩老师那些鼓励的话语。一个家庭困
难到喝野菜汤啃青玉米的代课老师，给
我买了珍贵的稿纸和信封，还有一张八
分钱的邮票，我的作家梦在他的心里有
多少重量，一个13岁的孩子已经能够掂
量得很清楚很明白了。

珍贵的稿纸和信封，还有韩老师那
些鼓励的话语，我一直深深地记在心
底。虽然韩老师走后不久，我也无奈辍
学，走上了艰难的谋生之路，但是韩老师
留给我的作家梦却一点点生了根，发了
芽，在贫瘠的土地上慢慢生长起来，最终
结出了甜蜜而馨香的果实。

我 的 老 师 我 的 梦
崔向珍

杨婶做好夜饭，坐在门前不慌不忙地纳鞋垫。
夕阳西下，杨婶看见忠叔肩上扛着犁，手里牵着

牛，慢腾腾地从田埂上走来。漠漠水田映着一个人和
一头牛的倒影，远远望去，极像一幅画儿……

回到家，忠叔将牛牵到牛棚里，搂一抱嫩草给
它。牛不紧不慢地嚼着，忠叔拍拍它的肚皮，牛摆起
脑壳轻轻蹭他的腿。

忠叔出了牛棚，洗罢手脸走进屋，饭菜早摆上
了桌，白的春笋绿的菠菜红的香椿，还有一碗野葱
炒鸡蛋。

呵呵，还有酒哩。忠叔瞥见桌上的酒杯，屋里漾
着股浓浓的苞谷酒香味。

杨婶脸红红的，如水般瞅了忠叔一眼说，今天准
你喝两杯。

忠叔端起杯子，嗞一声，杯里的酒少了一半。忠
叔夹了片春笋问杨婶，不是咱俩过生，也不是逢年过
节，啥日子今天？

杨婶的脸比之前更红了，她抿着嘴细声说，你要
当爹了。

忠叔手一哆嗦，筷子掉到地上。忠叔顾不得捡筷
子，一把捉住杨婶的手，你没哄我？我、我真的要当
爹了？

杨婶的手被忠叔抓得生疼，但她没挣扎，甜甜地
笑着。

忠叔松了手，捂住脸呜呜哭起来，哭得杨婶也泪
眼汪汪的。

算下来，杨婶嫁到未家坪十多年了，不管忠叔怎
么使劲，杨婶就是怀不上娃，上医院检查，说是忠叔
的毛病，还说忠叔这辈子可能都当不了爹。

忠叔蔫了，觉得这辈子白做了一回男人。忠叔
整日苦着张脸，三十出头看上去有四十好几，便得
了忠叔这个名号。忠叔不想拖累杨婶，叫她另找个
男人生儿育女去。可杨婶偏认准了忠叔，说这辈子
就是生不了娃，也不会抛下忠叔。忠叔听了，抱着
杨婶一顿号哭。

这些年，忠叔遍寻良方，中药西药吃了不少，
可杨婶的肚皮仍没能鼓起来。半年前，忠叔辗转打
听，在临县找到一个老中医，给忠叔瞧了病，开了
方子，说只要照他的方子吃药，一年半载准让他当
上爹。

老中医的话让忠叔有些激动，但也没抱太大希
望，只是死马当活马医地照着方子吃药。没想到老
中医手段果然高明，竟真的治好了他多年没治好的
毛病。

那天，忠叔双膝跪地，朝老中医所在县城的方向
重重磕了三个响头。

没过多久，忠叔屋里那头牛也怀上了崽。在忠叔
看来，这也算双喜临门了。

杨婶十月怀胎，转眼到了生产的日子。接生婆是
村里的三奶奶。

三奶奶在房里忙活着，杨婶的叫喊声不时传出
来，急得忠叔在外面直搓手直跺脚。小半天过去了，
杨婶仍没将娃儿生下来。再后来，浑身湿透的三奶奶
走出来，两手一摊，气喘吁吁地对忠叔说，你媳妇难
产，我没招了，赶快送卫生院吧……

忠叔傻眼了。
乡亲们都赶来帮忙，抬着杨婶往镇上赶。忠叔跟

在后面，一路走，一路跌跤，跌得鼻青脸肿的。
到了卫生院，医生说先交钱，至少一百。
忠叔身上没那么多钱。忠叔屋里也没那么多钱。
这可怎么办？乡亲们你看我，我看你，最后都看

向忠叔。
忠叔在人群里看见了根叔，问你不是早想买我的

牛么？今天我卖给你，你出好多钱？
根叔挠了挠后脑勺说，三百吧，你要是肯卖，我

这就回去取钱。
牛肚子里还有头牛崽呢，顶多十天半月就要下了。
那，就三百二吧，我只这么多钱，再贵就买不

起了。
忠叔正犹豫着，牛贩子金伯说，你卖给我吧，乡

里乡亲的，我出三百五。
忠叔晓得，根叔买牛用来犁田，喂牛的人家都把

牛当自家人。金伯买牛是为了转手卖高价，牛贩子只
把牛当畜生。

忠叔没多想，对根叔说，快去拿钱，只要三百，
你可要对牛好。

好哩！根叔点下脑壳，风一样跑出去。
蠢宝！金伯低声嘟噜着，转身悻悻地走了。
忠叔给儿子办满月酒那天，根叔牵着牛崽来道

喜。忠叔手直摆，说这礼太重了，我不能收。
这牛崽本来就是你的，当初我只出了一头牛的

钱！根叔笑着说。
忠叔听了，鼻子一酸，流下泪来。
杨婶做好夜饭，坐在门前不慌不忙地纳鞋垫。
夕阳西下，杨婶看见忠叔肩上扛着犁，儿子手里

牵着牛，父子二人慢腾腾地从田埂上走来。漠漠水田
映着一大一小两个人和一头牛的倒影，远远望去，极
像一幅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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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里枣树上枣子泛红的时候，母亲
买回家一台收音机。收音机有四十厘米
长，木制外壳，铝条镶边，洁净大气。收音
机端正地摆放在那盘大炕上，感觉整个屋
子都有了明媚的光彩。母亲笑意盈盈地
说：“我们可以在自己家听书听戏了。”

母亲喜欢听戏，母亲轻轻地慢慢地
调着台，调到戏曲就停下来。京剧吕剧
黄梅戏甚至听不懂戏词的越剧，母亲都
听得津津有味。这时候，我是不能高声
说话的。母亲总是说：别吵别吵，老槐树
要给七仙女做媒了；或者说：小点声，听
大乖二乖要争爹了。这是黄梅戏《天仙
配》和吕剧《墙头记》里的情节。

小时候的我是不喜欢听戏的，但我
却喜欢母亲给我讲戏里的故事。往往，
母亲关了收音机，会和我讲戏里精彩的
片段。在母亲绘声绘色的讲述里，我知
道了七仙女的美，李二嫂的善，杨四郎的

孝，阿庆嫂的机智。
老家西面有小河，河水清澈，岸边有

株笨柳，枝繁叶茂。夏日，柳树下笼着一
地阴凉。阴凉里，母亲和我的婶婶大娘
们扎堆编蒲扇编蒲包，我家的收音机也
在柳荫里。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可是
收音机里唱戏的时候，女人们都闭了
嘴。她们一边摆弄着手中的蒲草，一边
凝神倾听。收音机音量大，柳树下柳树
外，便都是清脆的锣鼓声悦耳的戏声。
女人们脸上或悲或喜，或怒或恨。她们
极容易融进戏里，陶醉在戏里。

那时候，我的太爷还健在。他会在
秋收的日子里，来到我家。我们坐在那
一大堆玉米旁，剥玉米皮儿。太爷有一
把白胡须，耳朵也有点背了。我和他说
话，要大些声。可是，在某个时间段，太
爷还是提醒我：该听书了。我把收音机
搬到院子里，枣树下。书是《杨家将》，或

是《三国演义》。刘兰芳声音清脆响亮，
袁阔成娓娓道来。太爷不再剥玉米皮，
一声不响地坐在那把旧木椅上，上身探
向收音机，胡须颤抖，神情安然。

街上有换豆油的老者，驾着驴车，高
高低低叫卖。到河岸边那棵笨柳下，必
是听到了说书声，叫卖声止住，驴车停
住。老者穿青布衣衫，安静地坐在驴车
上，垂着头，咂着旱烟袋。我们在院里，
他在院外，都沉浸在说书人的声音里。

一回书说完，太爷关了收音机，重新坐
到玉米堆旁。院子外，驴蹄声哒哒，悠长苍
老的“拿豆子来换油”的声音也渐去渐远。
太爷脸色安详，满足，如刚饮了甘醇，太爷和
我说：下一回书该说到庞统命丧落凤坡了。

那时，家家户户养马养牛，放了假，
我们相约放牛放马。牛马安静地吃草，
我们坐在草地上。得益于收音机，我们
可以谈论三国里的英雄：吕布赵云典韦，
颜良马超张飞；谈论穆桂英的降龙木，杨
排风的烧火棍；也会你一言我一语，讲着
石猴出世、哪吒闹海……

如今，收音机已经淡出了人们的生
活，听收音机的日子也成了旧时光。但
那质朴的年代里，收音机带给人们的充
实与快乐，却留在人们的心底，抚慰着一
代人的心灵。

旧光阴里的收音机
肖胜林


